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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和父亲僵持了两

天，第三天深夜，大姐敲开
南昌的门，说父亲病了，要
去医院。不得已，南昌穿衣
起床。在医院里，南昌变得
和悦了。他对病人父亲，就
像大人对孩子，很宽容。父
亲呢，生了病，总归就软弱

了，由人摆布。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

昌，他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
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
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父
亲打了个寒战。南昌不得不
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

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
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
对方的呼吸，很快又分开
了。父亲乘三轮车在前，南
昌骑自行车在后。到家，家
里安静着，南昌将父亲送去
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

的阳光，父亲竟然流露出一
些激动的样子。南昌看见父
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
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南昌退
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
着。晚上，游行队伍在窗下
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

远及近，又由近去远。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

起床，就有人敲门。来人是
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
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
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
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
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

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
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
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
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
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
不需要我们了！南昌从椅背
上抓起衣裤往身上套着，他

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
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
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
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
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
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

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
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
谁？我们又是谁？南昌的思
想逐渐清晰了，一个念头浮
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
活很久了。

南昌很抱歉，他不能和

小兔子同等程度的激愤，
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其
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
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
个改变来到了。他从门厅
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
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

门。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
张贴起了新写的语录，店

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天晚上，小兔子又来
了，随他一同的，还有七月。

小兔子的愤慨已变成激昂，
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

有一些其他人，计划成立
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

名去兰考干革命。因为出
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
禄，全国都知道了这个贫
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
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
民。小兔子设想，要在兰考
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

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
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
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
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
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
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
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

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
言。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
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
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
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
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这时，

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
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
竟好似隔岸观火。

小兔子和七月每一次都
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
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突
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学

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
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
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只是在去哪个地方的问题
上，还未下决心。安徽的霍
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
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

……这些遥远的地名，都使
南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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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添加一些物质到食

物中，并不是最近才有的做
法。几世纪以来，盐最常被
用作食物的防腐剂，以及用
来当作调味料，也许还会用
来遮盖品质不好的食物味
道。在古罗马，葡萄浆被用
来增加食物和酒的甜味，古

希腊人也把它加入酒中，但
最后发现它会引发一些不
好的症状，像便秘、疲倦、腹
绞痛、不孕和贫血等。

葡萄浆中有什么东西造
成这些症状？葡萄浆这种甘
味剂是在葡萄开始转变为

醋之前，把葡萄汁或葡萄酒
煮沸而成。在铅锅中进行这
个煮沸过程是最理想的，大
部分液体会蒸发掉，留下糖
蜜似的溶液。古罗马作家老
蒲林尼（公元 23-79年）描
述这种过程时说：“使用铅

锅，是制出好葡萄浆不可或
缺的。”葡萄汁或葡萄酒含
有酒石酸和柠檬酸，当它变
成醋时，葡萄酒里的酒精已
经被细菌转化成醋酸。葡萄
汁在铅锅中煮滚时，这些酸
会和醋酸铅产生的盐起作

用，这种盐能够溶于水。醋
酸铅很甜，它被称作 “铅
糖”，直到后来才发现它的
致命成分。这种浓缩液，或
是结晶，被用来增加食物和
酒的甜味。它也用来保存葡

萄酒，因为铅会抑制任何细
菌或真菌的成长。一直到19

世纪之前，葡萄牙生产的甜
味深红葡萄酒要特别注入
铅，就是这个原因。

使用这种葡萄浆的结果，
是食用者健康出现问题，饮用
加入这种葡萄浆的葡萄酒会
造成妇女流产。基于这个原

因，以前的妓女常用它来堕
胎，同时铅也会造成贫血，可
以让妓女的皮肤显得比较白
皙。老蒲林尼很清楚加进葡萄
浆的葡萄酒对健康的害处，所
以他写道：“这样的酒喝多了，
两手会僵硬麻木。”这指的是

铅对神经造成的影响。比老
蒲林尼更早的古希腊医师迪
奥斯科里斯说得更精确：“经
过这样处理的葡萄酒，对神
经的伤害最大！”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用
“铅糖”作甜味剂的做法也随

之消失，但在食物中添加铅盐
的风气犹存。在古罗马之后，
铅铬酸盐，或是“铬黄”，一直
被拿来当作糖果和果冻的色
素。在19世纪之前，有毒的金
属盐还一直被拿来当作食用
色素，例如谢勒绿这种染料，

就被用来将牛奶冻染成绿色，
这种染料是亚砷酸铜，含有
铜，但更重要的是含有砷。

20世纪初，一种毒性很
强的化学物被用来当食用色
素：4二甲胺基偶氮苯，这就是
所谓的“奶油黄”，是一种含

氮的黄色色素，在某些国家
里，用来为奶油染色，当时有

关当局还未要求对这种化学
物进行严格检验。到了1947
年，针对这种染料进行研究后
发现，它是一种致癌化学物，
在实验室动物的肝里面造成
肿瘤，所以很快被下市。现今
在食物中使用添加物的情况

比以前更为普遍，但反而更安
全。

大量使用食物添加物，已
经开始受到毒物学家质疑，尤
其是这些物质的长期效应目
前都还不知道。随着食物添加
物的使用大量增加，已经有资

料显示，有些人无法承受某些
添加物，并有几种身体症状与
心理问题跟使用某种添加物
有关系，包括多动症儿童的问
题。为了应对大众消费者的压
力，食品制造商已经开始提供
“有机”食物，指不添加任何

添加物的食品，例如只含有
“天然”色素；“有机”食物也
指在成长或收获阶段都未使
用杀虫剂的食物。

关于食物添加物对人体
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目前还没
有足够的可靠的科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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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闹来闹去，后来，

大家却都不闹了，因为一个
惊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宁
王叛乱了。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可
是朱宸濠叛乱的消息还是
传到了宫里，虽然此时王守
仁已经跑到了吉安，准备反

击，京城里的官员们却并不
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朱
宸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送
了他们很多钱，这么看来，
他的这次反叛一定计划严
密，难以平定。于是乎京城
中一片慌乱，收拾行李准备

溜走的大有人在。
朱厚照是高兴坏了，高

兴得手舞足蹈。朱宸濠，你
居然敢造反，好，太好了，看
我亲自去收拾你！

对于永不安分的朱厚照

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
机。他很快下达了命令———
亲征！面对着朱厚照那坚定
的目光和决然的口吻，杨廷
和明白，这次他们是阻止不
了这位大爷了。

杨廷和无可奈何地担任

了留守的工作，看着朱厚照
收拾行装，穿戴盔甲，准备
光荣出征。当时朝中的官员
们对朱厚照的亲征几乎都
持反对意见，只有一个人除
外，这个人就是朱厚照的第
一宠臣江彬。他极力地鼓励
朱厚照亲自出战，并积极做

好各种筹备工作，这种卖力
的表现也赢得了朱厚照的

赞赏。然而朱厚照并不知
道，这个看似听话的奴才，
在他唯唯诺诺赞成出征的
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
的和阴谋。

在江彬的帮助下，朱厚
照很快召集了所有京军的

精锐，定于正德十四年
（1519）八月正式出征。

然而就在一切俱备、只等
开路的时候，几匹快马奔入京
城，带来了一封加急奏报。奏
报是王守仁发来的，内容很
简单，就是告诉大家，不用急
了，也不用调兵，我王守仁已
经解决了问题，诸位在家歇

着吧。这是一封捷报，按照常
理，应该立刻交给皇帝陛下，
然后普天同庆，天下太平。

然而江彬却一反常态，
将这封捷报藏了起来。这是
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他这
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朱厚照南下游玩的兴趣，真
正的原因是，只有把这位皇
帝陛下请出京城，他才有可
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身着闪亮铠甲、风光无
限的朱厚照终于如期踏出了
正阳门，自由的感觉又一次

充斥于他的全身。然而朱厚
照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
后一次远征，也是他的最后
一次冒险，在这次旅途中，他
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
陷阱，并被死神的阴影所笼

罩，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朱厚照的行程是这样

的，由京城出发，途经保定
进入山东，过济宁抵达扬
州，然后由南京、杭州一路
南下，到达江西。

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凝

结朱厚照先生智慧结晶的出
行路线，既有人文景观（扬州
产美女），又有自然风光，这
时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
的消息，却并未打消出游的
乐趣，正相反，他准备借此机
会好好地玩一玩，放松放松。

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
调研视察，地方官员应该高
兴才对，可这条旅游路线一
传开，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
得魂飞魄散。明代的官员们
实在是觉悟不高，要知道，
两百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

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
陛下光临寒地，如果伺候得
好，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
印象，升官发财，不亦乐乎？

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
是有点骨气的，他们无一例
外地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

达了不同意见，朱厚照才走
到通州，保定府的御史奏折
就来了，大意是路上危险，
一路不便，您还是回去吧。

朱厚照不理。过了保定，

还没进山东，山东御史的奏
折也来了，还是劝他回去。朱
厚照回去了。但他老人家愿
意回去，决不是从谏如流，而
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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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很多事情

的出现都不是因为预谋，比
如车祸，比如相爱，比如做爱，
比如……卓敏怀孕了。那天，
她拿着化验单一言不发站在
我面前，目光清冷，直逼我心。

我看着化验单上的“+”

号，脑子有点空白，“怎么会
……”“怎么不会？是不是所
有男人遇到这种事情都惊慌
失措？”她居然笑了笑，转身

走了……
我并不喜欢小孩，九岁

那年父母离婚后，我就发誓

长大以后不要小孩。我爱卓
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
应该要小孩。

剩下的日子，她像一朵
绽开的温暖柔软的棉花，对
生活显示出极大热爱。母爱。

她的坤包里开始出现了
育婴杂志，她时时把遥控器

停在育儿频道，她饶有兴趣
地听老阿姨们絮絮叨叨的胎
教；她在逛东方新天地时也
会跑到“宝婴堂”驻足流连，
甚至有一天我回家时惊愕地
发现她以美好无比的表情举
着一件小衣服……

我无语，我感到有一种
东西在她心里蠢蠢欲动，我
要阻止她。

晚上，她从医院复查后就
住在我这里，等我洗完澡出来

时发现她正对着顶灯看一张

胶片，我狐疑地看着片子上的
奇形怪状，她笑着招手让我过

去，纤纤的手指对片子比画着：
“医生说已经两个月了。你看
这里这个小圆点，这就是婴儿
的胎心，再过一个多月它就会
动了……这可是你的孩子。”

我心里一阵前所未有的

悸动，我觉得毛发尽竖虚汗直
冒，她还浑然不觉地指给我
看，我突然无名暴躁：“我告
诉你，这孩子必须打掉！明天，
我就陪你去医院。”

她吃惊地抬起头看着
我，凄婉无助，行将破碎，我

依然用强悍的眼神盯着她，
企图逃避着某种心痛，她突
然绽开一丝笑容，默默收起
胶片，去卫生间刷牙、梳洗
……她的脸庞越发苍白，脖
子上的青筋清晰可见。我心
中一动，从后面抱住她，镜子

里，她哭了……我说：“对不
起，其实，我只是觉得现在还
不适合要孩子。”
“杨一，你这个混蛋！”她

穿上衣服冲出门去，消失在夜
阑人静中。我没有去追她。

天空湛蓝，蓝得让人心
头紧缩，空气清冷，刺激得肺
叶隐隐作痛，深深吸一口后
我感觉快要眩晕，我们踩着
一地积雪向医院大门走去，

并不说话，怕一开口就会引
发雪崩。沉默，只有雪泥在脚
下惹人疼怜地“吱吱”作响，
惊呼生命这么短暂即被碾

碎。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我不想打掉孩子，打掉

孩子，我也死了一半。”
“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他只是一个过客。”
我扶着她穿过医院那条

悠长晦涩的走廊黯然神伤，
消毒水的味道烧灼着鼻黏
膜，肮脏的暖气片嘶嘶作响，

我似乎感觉两旁长椅上的人
们都看着我们，眼神异样
……我很尴尬，但保持着面
无表情坚定前行；我不去看
她的眼睛，只感觉到她的手
像石头一样慢慢变冷。

我奋力把手抽出来，才

发现她已是泪流满面，然后
她被推进那道贴着“肃静”
的门内。她已和我分属两个
世界。我跌坐在长椅上，等待
那扇门被重新推开。

手术后大出血……因为
严重贫血，血小板根本没法

凝固那些鲜红的血细胞……
医生紧急输血，正在急救室
抢救。我冲进去的时候，她还
在睡觉，但她在迷蒙中感受
到我的出现，于是睁开眼睛。
我心中一阵针刺般地疼痛，
她像一个透明的人儿躺在病

床上，她竭力对我笑了一下。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我

在亲属栏上签下我的名字。
一连七天，我都在医院守候
着她。我看着卓敏苍白如纸
的脸，心中那个沙漏不可阻
止地往下流逝着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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